
惠州话究竟是独立的方
言，还是归属何种语系？学界
对惠州话的系属争议从未停
息，争论点归纳起来主要为：属
粤方言说；属客方言说；客、粵
语混合方言（俗称客白话）说；
与汉语七大方言平行的独立方
言说等。

探讨惠州话系属问题，需
正确判明东江中上游本地话
土语群的基本源头、历史背
景、文化渊源。从广东各地
和惠州博罗春秋战国墓考古
出土的钟、鼎、盉、戈、矛、剑
等铜器以及连平忠信出土的
虎纽于（古代一种铜制乐器）
等物品中可以看出，那个时期
东江中上游流域如同岭南大
部分地区一样，深受楚文化的
影响。

从地理位置，抑或历史背
景来看，惠州都与珠江三角洲
区域有着紧密的关联，而珠江
水 系 在 其 中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明代著名人文地理学鼻
祖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

“故惠州诸邑皆立于南支万山
之中，其水西流入广城以出，
则惠真广郡也。”可见惠州与
珠江水系及广州的关系。

那个时期，珠江三角洲已
是岭南开发的先进区域，因此
成为岭北移民的首选之地，致

使人口增长过快，再加上当时
珠江三角洲部分地方还受到

“海涨咸潮”的影响，遂使部分
岭北移民沿着人烟稀少、荒地
较多的东江干流及其支流溯
江而上，向东江中上游流域迁
移，寻找新的家园，并与当地
原土著或早先迁居于此的岭
北移民的后裔，即新的移民土
著交错杂居，相互融合，繁衍
生息。故此东江中上游流域
本地话与粤语方言相近，也就
不足为奇了。

在各个朝代，岭北入粤移
民浪潮从未休止。在这漫长
的历史岁月中，广东区域相继
形成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
系板块及方言。而今广东这
三种主流方言，以及那些变异
了的亚方言，都应与古代岭北
人的语言有着亲缘关系。

由于历史时空以及生态环
境的变化，又显示出其特殊性与
差异性。惠州话日常口语中有
不少基本词汇与广州话是相似
或近似的，虽发音有变异，但其
用字组词和表达的意思几乎一
致。这是因为两地的方言中仍
有不少古越语和古楚语的遗
留。例如：睇（观看之意）、畀
（给、让之意）、翼（指翅膀）、妗
（指舅母）、老母（指年老或年轻
的母亲）、今朝（指早上）等等，不

可胜数。
在广州话与惠州话的口语

中，有不少基本用字和词汇让
说官话方言的人觉得古雅，而
且颇具“文言味”，显然，这类
方言词是从古远的楚秦汉时
期保留下来的。（参看刘叔新

《东 江 中 上 游 土 语 群 研 究》）
“粤方言还保留古越语和楚方
言的成分，恐怕还吸收某些阿
拉伯、印度等外国语因素”。
（见载袁家骅主编《汉语方言
概要》）由于惠州话受历史条
件、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其
语音基调元素和词汇底层成
分有可能保留得更“原汁原
味”，古风犹存。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惠
州话也受到客家话影响，同
样含有不少客家话的词汇、
语 音 等 元 素 。 语 言 学 家 指
出，汉语方言之间都存在着
古代词语的共同传承与词语
相互影响、搬借以及存在着
受近现代普通话词语等因素
影响的复杂现象，广东三大
方 言 及 其 衍 生 的 亚 方 言 如
是，惠州话也不例外。因此，
只要把这些潜藏着的、大量
的同异事实发掘出来，进行
考察、梳理、排查，寻找出其
历史源头，惠州话归属何系
必能理出个头绪来。

见 载
《东 江 中 上
游土语群研
究》的 东 江
中上游流域
基本土语点
系列示意图
惠州市岭东
文史研究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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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莲子，子连牵，查到
观音脚面前……”这首《查莲
子》，惠州人再熟悉不过。它
是 每 个 老 惠 州 人 的 童 年 记
忆。随着惠州本土方言的逐
渐流失，以及娱乐方式多样
化的冲击，这些耳熟能详的
童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相关专家建议，有关政府部
门应加大工作力度，更好地
保护传承童谣。

惠州市民协副主席刘汉
新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传
承童谣，社会各方力量积极
行动。2019 年年底，由惠州
市 文 联 和 惠 州 市 教 育 局 主
办、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承办了“惠州市童谣表演赛”，
吸引了来自全市 896 位参赛

者，以朗诵、歌舞、游戏以及工
艺美术等形式诠释童谣内容，
这也是惠州首次以多种艺术
形式表现惠州新老童谣。除
此之外，近几年来，惠州市民
协更是积极整理创新童谣，多
平台推介传播了数百首童谣，
引发社会关注。

童 谣 的 传 唱 跟 惠 州 话
的 继 承 有 着 紧 密 的 联 系 。
惠州民俗专家林慧文表示，
童 谣 是 惠 州 话 传 承 的 载 体
之 一 ，童 谣 朗 朗 上 口 ，有 旋
律，容易学。建议有关政府
部 门 应 该 持 续 推 出 系 统 化
的活动，让孩子们发现童谣
的 乐 趣 和 惠 州 话 的 韵 味 ，

“ 不 仅 能 够 唱 好 童 谣 ，还 能
讲好惠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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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惠州话
从学唱童谣开始

“惠州城内多细女，朝朝 水到西湖，正放下桶
梁洗净脚咧，又问明朝割草无？”每当默读这首古
老的惠州民谣时，心中就会涌出许多唐人的诗句：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朝省入频
闲日少，可能同作旧游无？”（张籍）、“妆罢低声问夫
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两者一野一文
且时空相隔久远，然其韵味却是极为相近，特别是
“又问明朝割草无”一句 ，既浅白如话又古典雅
致，宛如一道美妙的“语言景观”。

为何惠州话中的许多口头俗语透出一种古汉语
的文言韵味？其属独立方言还是应该归属何语系？
这些问题颇为学术而又饶有趣味，本文试作探讨。

外省人来到惠州，常惊
讶 惠 州 话 的 别 具 特 色 。 的
确，惠州话与普通话所要表
达的感情色彩截然不同。如
叫太阳“日头”、叫月亮“月
光”、叫闪电“火蛇”、叫婴儿

“伢仔”、叫筷子“箸”、叫儿媳
妇“心布”等等，惠州人用独
特的语言表达多姿多彩的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惠州话演绎的民间故事
和神话传说，惠州人称之“古
仔 ”。 用 惠 州 话 演 绎 的“ 古
仔”出神入化，别有韵味。清
末至民国，惠州城有种戏曲
叫木鱼书说唱。说唱者多为
本地妇女，主要用惠州话说
唱，其实就是从“讲古仔”，变
成 敲 着 木 鱼“ 唱 古 仔 ”。 当
年 ，有 木 鱼 书 唱 的 一 出“ 古
仔”叫《金叶菊》，说的是女青
年遭受封建家长的虐待和摧
残，日子过得非常痛苦。因
为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
朽和黑暗，《金叶菊》受到惠
州百姓的热捧。至今老辈人
说 起 当 年 惠 州 人 看《金 叶
菊》，“十人看，九人哭”。

据地方志记载的惠州山
歌、民谣、童谣以及西湖棹歌
异彩纷呈，有上千首之余。惠
州人用惠州话唱出其独特的
音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劳动人民
在这方土地辛勤劳动和繁衍
生息的切身感受。如惠州人
代代传唱的童谣，是惠州历
史文化宝库中一朵奇葩。童
谣中颇有趣味的摇篮曲，押
韵顺口，音调悠扬。其中一
首“嗳嘞嗳”，言简意赅，唱来
缱绻缠绵：嗳嘞嗳，嗳我亚咕
（惠州人叫小婴儿咕咕仔）乖
乖瞓哩（瞓：睡觉），亚妈带咕
瞓觉觉哩，嗳嘞嗳，我咕一觉
瞓到大天光（天亮）哩！宝宝
在母亲温柔的催眠歌谣中幸

福地入眠。惠州的爱情山歌，
更是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如

《岭冈顶上种布惊》：岭冈顶上
种布惊（岭冈，山上的意思，布
惊是贴地而生的蒲松），唔使
（不用）淋水（浇水）也晓生，亚
哥亚妹情义重，无使（不用）媒
人也晓成。在男女婚姻不能
自己做主的封建社会，这首

《岭冈顶上种布惊》，不仅表现
的是男女青年相互鼓励，准备
勇敢冲破封建婚姻桎梏，也是
男子对女子大胆直白地表示
爱慕之情。

曾几何时，东江边和西湖
畔的男女对歌，“万众雀跃，欢
呼声不绝于耳”。男女歌手一
唱一和，情绪激昂高涨，人们
将之称为“山歌擂台”。山歌
擂台，是惠州话在语言表达上
的完美体现，在历史档案中记
下浪漫的一页。

惠州话是惠州人的重要
符号。无论走到哪，乡音萦
绕心头不会忘却，自然而然
融入惠州人生命的血脉中。

演绎歌曲 音律独特

惠州话，指现今惠州
桥西（古称惠州府城，亦称
鹅城或鹅岭镇）、桥东（古
称归善县城，亦称东平或
鹤峰镇）及其近郊原居民
所讲的本地方言（俗称本
地话）。

惠州话不但古雅，而且
兼收并蓄，以开篇的那首惠
州民谣为例：“惠州城内多
细女，朝朝 水到西湖，正
放下桶梁洗净脚咧，又问明
朝割草无？”（“细女”即少
女；“朝”即早上，“朝朝”指
天天早上；“ 水”即挑水；

“无”，用在句末表示疑问，
相当于吗或否）。类似的民
谣还有不少，例如：“白鸽
公，白鸽乸，飞落墙头担草
芽。担了草芽立立转，大
姐爱嫁刘知县，老妹爱嫁
李探花。两度衙门相对
面，麒麟狮鼓插金花。”
（“担”即衔，用嘴咬着；“立
立转”即打圈转；“老妹”即
妹妹；“度”即间）“稔哩目
目娘撒谷，稔哩开花娘莳
田，稔哩好食禾好割，让得
有闲到姐边。”（“稔”即山
稔树的果实；“哩”助语词，
无义；“目目”即胀卜卜状；

“让得”即怎能够；“姐”即
妈妈）

这些民谣唱出惠州世
态 风 情 ，表 现 手 法 也 不
俗。如《稔哩歌》将稻谷播
种、插秧、收割等劳作情形
与山稔的物候现象以及感
人的亲情相结合，朴素动
人，教化儿童，可谓完美。
闻说已故省文史馆馆员吴
仕端先生曾称其可入《诗
经》，所言不无道理。

从这些民谣可以看
到，惠州话除有其独自的
词汇外，还含有粤方言（以
广州话为代表）和客方言
（以梅县客家话为代表）的
诸多特点，其遣词造句与
粤、客方言有颇相类似的

地 方 ，但 语 感 腔 调 却 迥
异。讲惠州话的本地居
民，无论男女老少，多能以
广州话或客家话交谈，而
且字正腔圆。究其原因，
应该与惠州话的语音、词
汇等含有粤方言和客方言
的元素有关。正因为惠州
话存在这种现象，长期以
来，学界将其视为客家话
的变异，或为深受客家话
影响的粤方言等，可谓议
论纷纷，莫衷一是。

惠州话有着鲜明的地
域文化色彩。在广东方言
中，客方言最接近中原古
汉语，几乎可以与中原汉
人通话交流。然而惠州话
却是让岭北人难以听懂的

“鴃舌啅噪”之声。唐代诗
人刘长卿以诗《送韦赞使
岭南》赠好友出使岭南番
禺，诗中有“岁贡随重译”
句，可见那时的岭北人与
岭南广府人公差交往，是
需要译员随行的。苏过在
惠州时亦曾诉说“但苦鴃
舌谈，尔汝不相酬”，感叹
惠州话像鸟语般，不便交
流。想必当年，豁达、洒脱
的苏东坡寓居惠州期间该
是操着“唔咸唔淡”的本地
腔，比划着手势，“笑口吟
吟”地向桥东白鹤峰的林
婆婆赊酒饮吧。

惠州话存在纯属自己
的口头语言，例如：“那里”
说“盖哒”或“盖邓”；“这
样”说“拱”或“拱样”；“害
怕 ”说“ 恇 ”；“ 疼 爱 ”说

“切”；“挂”说“刻”；“把
玩、摆弄”说“捺”；蜂、蚊等
叮蜇说“针”；“肮脏”说

“泥”；表示批、群、帮等量
词用“纲”；有表示完成体
的体态词“抛”，如吃完了
说“食抛”；变高声调说我、
你、他，表示这三种人称的
复数等。例子甚多，不胜
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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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包括惠州话在内
的东江中上游本地话归属尚
未定论，然而，老百姓对自己
讲的是什么话却了然于心。
如果询问籍贯是东江中上游
区域的朋友属何方人氏？但
凡母语是使用本地土语的，
其必定强调回答，自己是说
本地话的本地人，就连土客
杂 居 地 的 客 家 人 亦 认 为 如
此。正如清嘉庆年间进士、
和平客家人徐旭曾《丰湖杂
记》中所说：“土与客之风俗
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
客，土其所土，客其所客，恐再
千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

正如各地客家人都有“宁
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祖
训，讲本地话的亦然，生活在
东江中上游流域使用本地话
的居民，都认为自己说的是和
客家话不一样的方言，是世世
代代传承下来的祖传话——本
地话。

近二十多年来，关于惠州
话的归属问题，学术界呈现一
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
喜现象。例如：何志成在《失
落 在 历 史 迷 雾 中 的 缚 娄 古
国 》一文中指出，惠州方言是
缚娄古国的“国语”。这一推

断虽然还有待于专家学者去
进 一 步 深 入 研 究 和 具 体 论
证，但这种开创性的思考和
开放的学术态度，无疑值得
赞赏；而包国滔从历史的维
度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包
括今惠州市区在内的东江中
上游以本地话为母语的人群
的祖先，应当是早在明中后
期客家移民浪潮到来前已世
居当地的原住民，故而本地
话的底层应为粤方言。”（见载
包国滔《东江中上游本地话方
言系属的历史考察》）在上世
纪后期至本世纪初，刘叔新带
领学术团队经历近十年对东
江 中 上 游 本 地 话 群 考 察 研
究，最终论定：东江中上游本
地话群各成员的语音系统彼
此相似，语音向粤语倾斜；本
地话群语法特点与粤语白话
基本一致；本地话群各成员
的基本词汇大同小异，词语
量也彼此接近；相当多一部
分特殊基本词语同粤语一致
或相当近似；本地话群中以

“最有威望的惠州话为代表”
包括惠州话在内东江中上游
本 地 话 群 实 为 粤 方 言 一 支
系，东江中上游本地话是客
家族群迁入粤东和粤中之前

的本土语言。
刘叔新的研究认为，惠州

本地话与客家话之间的关系
是平行的，如同汉语几大方
言之间的关系。刘叔新的研
究成果反映了惠州话的历史
面貌，其论证惠州话系属为
粤方言惠（州）河（源）系（参
看 刘 叔 新《东 江 中 上 游 土 语
群 研 究》），此说在学术界引
起重视，获得不少学者的赞
成支持。而以刘若云、傅雨
贤二位教授为代表的惠州话
属客方言说，同样根据惠州
话语音、语法、词汇方面与客
家话相同，而认定惠州话属
客方言。黄淑娉认为：“两说
都各自根据部分事实，也都
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都无
法说服对方。”

针对这种学术现象，窃以
为，应该把学术的视野更拓宽
一些，把研究的范畴外延至与
方言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包
括历史、文化、社会、民俗等。
客观地弄清惠州话的语系归
属，认同并重视本土文化，于
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化
的多样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
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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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流传的惠州歌谣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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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童谣表演赛吸引了 896 位参赛者，引发社会对惠州
话童谣的关注 贾玉修摄

在博罗公庄陂
头出土的铜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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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身是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惠州话，堪称鹅城惠州别样的文化景观——古典
雅致、韵味悠长的“语言景观”。

惠州“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文化强市，丰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涵。探寻惠
州历史文化脉络，从惠州话入手，或许能另辟蹊径。专家认为，客观地弄清惠州话的语系
归属，认同并重视本土文化，这对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积极的现实
意义。

别有韵味的惠州话
古典雅致、兼收并蓄、特点鲜明，其系属问题值得研究


